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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爱玲初版传奇小说的语言特点

张爱玲是一个传奇式的女子，她的小说《传奇》写尽了人世间的“传奇”，而她小说中的文字，更是出神入化，成为一幅令人叫绝的传奇画卷。她的文字并不只是写在书上死寂沉沉的铅字，而是有生命的，她用传奇的语言所塑造的人物们总是迫不及待的跳出书稿，为我们上演一幕幕生活传奇。在初版《传奇》中张爱玲共收入十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金锁记》、《倾城之恋》、《花凋》、《心经》、《年青的时候》、《封锁》、《琉璃瓦》。从小说及其题目来看，这些作品已经具有奇特的比喻、语言的听觉化以及古典韵味等特点，从而使她的小说有了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一、《传奇》独特别致的题目

欣赏张爱玲的小说语言，就得先提到她小说中的题目。初版《传奇》中的十个题目都非常别致，很有意味，可以从中窥出小说苍凉、婉约的语言风格。

张爱玲在初版《传奇》的扉页上题词：“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这三个题目同小说内容本身没有任何联系，而是为读者营造出一种气氛，它们帮助读者迅速进入故事规定的情境中去，霉绿斑驳的铜香炉散发出的淡淡寒香、茉莉香片轻微的苦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小说空间上的距离感。在题目的指引下，小说渐渐把我们带进那一段悲凉的传奇，我们在迷朦的烟雾中，在茶烟缭绕中或许可以看清楚那一幕幕“人的故事”。

而《金锁记》、《倾城之恋》则是对小说内涵的精致概括，显示了张爱玲独特的语言创造力。《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嫁给了姜公馆中的残废少爷，得不到正常的情爱，只好压抑自己，不得不寻找一个宣泄释放的途径，因此她便把一切欲望转为对金钱的欲望。《金锁记》这个题目直接所传达的意思与小说内涵是有分歧的，“金锁”原是指用来保平安的黄金做的锁，张爱玲却巧妙的将它用来表达黄金枷锁，字面之义与小说之义相反，读者从通过题目猜测，再到真正了解小说的内涵，这种对比更能唤起读者的回味与深思。

《花凋》这个题目具有明显的文言色彩，用“凋”这个动词生动的表现了川嫦一步步走向死亡，一寸寸死去的悲凉人生。有着“红消香断有谁怜”似的凄惨。《心经》则围绕着父女畸恋这一内容展开，许小寒像中了心魔一样，爱上了她的父亲，她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他，而令人骇然的是，她的父亲竟然也爱着她，这部原本有关亲情的小说没有丝毫的温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是藏在一家人心中永远念不完也念不懂的经。而他们又不得不时时在心中吟诵，这段苦涩的经，带来的只有痛苦和无奈。《年青的时候》是《传奇》中张爱玲自己最喜欢的一部小说，“年青的时候”是幻想的时候,当幻想被现实打破，生活就蜕化成潘汝良的书头，总是很干净了。《封锁》中电车的封锁使车上的人们偏离了日常奔波的轨道，电车使车上的小世界与外部社会分离，每个人只剩下现在，而过去和未来被封锁住了，不能到达，在凝固的世界里发生的一切也最终被定格在这特殊的环境,当封锁解除,一切又恢复了正常，“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就像文章中通常运用的插叙一样，只是为枯燥的生活添加了一些佐料，而并不能改变什么。虽然这是一个被封锁的世界，但是最真实的人性并没有被锁住，虽然这是个不近情理的梦，但却是人性真实的反射。《琉璃瓦》这个题目的意思，张爱玲在小说开头就已经点明，她引用了“弄璋弄瓦”这一说法，古人生下男孩子把璋给男孩子玩,希望儿子将来有玉一样的品德，后人因此把生下男孩子称为“弄璋之喜”，而相对的把生下女孩子称为“弄瓦之喜”。所以作者就把姚太太称作瓦窑，而漂亮的女儿们就是美丽的“琉璃瓦”。

二、《传奇》新颖奇特的比喻

张爱玲具有卓越的修辞能力，她的文字表达效果总是能达到极致,闪烁着智慧的灵性,充溢着非凡的创造力。她丰富的想象，敏锐的洞察以及对事物客观冷静的感知，使她的比喻处处显出精雕细刻，给人以意外的惊喜和无穷的回味。
张爱玲的比喻，有的还充满了丰富的想像。如《沉香屑·第一炉香》里写薇龙看见姑妈家里的花：“宝蓝磁盘里一棵仙人掌，正是含苞欲放，那苍绿的厚叶子，四下里探着头，像一窠青蛇；那枝头一捻红，便像吐出的蛇信子。”这仙人掌就象薇龙那刻的自己。即惴惴不安，又充满了命运来临之前的一种无法预测的暗示。这样的比喻在《传奇》里可以说比比皆是，确如珠玉满盘，美不胜收，无论从哪个角度理解，都有无尽的回味。

又如《金锁记》中“她到了窗前，揭开了那边上缀有小球的的墨绿洋式窗帘，季泽正在弄堂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这是季泽假意向七巧表白，被七巧赶出来后的场景，七巧是多么渴望能得到正常的爱，满足自己的情欲，但是黄金套住了她，无论季泽对她是真心还是假意，她都只认为这个男人是要骗她的钱。爱情的最终破灭使七巧处于阴沉压抑的环境中，张爱玲并没有大段的铺张描写和渲染，而是通过这一比喻将这种情感暗示出来。白鸽象征着纯洁和自由，是爱情，是没有套上黄金枷锁的一切美好的事物，却被束缚在纺绸裤褂里，飘飘的拍着翅子，却钻不出来，爱情钻进了死胡同，黄金锁住了七巧的爱情，锁住了她的一切，留下的只有绝望，只有恨。这种奇喻比直接的渲染更有张力，更能感染读者，也更能唤起读者的怜悯。

三、《传奇》语言的听觉化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音乐化的语言构成了其不可剥离的部分。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这种音乐化的语言出现的次数很多，为小说奠定了苍凉的基调，渲染了压抑的气氛。如《倾城之恋》中首尾的音乐是：“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用这一段音乐拉开故事的序幕，又用它结束。咿咿呀呀的胡琴拉不尽那苍凉的故事，读到这段文字，读者耳旁仿佛果真响起了宽亮圆润的胡琴声，闭上眼，流走的是说不尽的苍凉故事。

音乐化语言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张爱玲小说音乐化语言不仅出现在作品的首尾，也出现在作品段落之间，造成内在回应，同样具有音韵和谐之美。《金锁记》中的长安被母亲七巧扬言要去学校兴师问罪的架式吓得痛苦不堪，只好决定辍学，遗憾中偷偷吹起了口琴，“犹疑地，‘Long, Long Ago’的细小的调子在庞大的夜里袅袅荡开。”后来，在母亲的逼迫下长安主动提出与童世舫脱离关系，两人最后一次在公园漫步，凄切的气氛中，“长安悠悠忽忽听见了口琴的声音，迟钝地吹出了‘Long, Long Ago——’告诉我那故事，往日我最心爱的那故事。许久以前，许久以前……”每次琴声响起就意味着长安人生的转折和失落，她的人生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如果说曹七巧的人生是“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那么长安的则是“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相同的句式，相似的人生形式！

四、《传奇》语言的古典化

张爱玲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基础，因此她的语言便很有古典韵味且颇具创造性，她也声称自己是在用“旧小说的词句”来做小说，表现在她小说作品中的“《红楼梦》风”，在《传奇》中《金锁记》最为明显的表现了她的这种特色。《金锁记》刚一发表，立即引起了当时上海文坛的热情注目和强烈反响。“张爱玲的成功非属偶然，以她的功底和才华，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养料当是因素之一。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的每个故事都是写实的，都有明确的时间、地点与人物，而且人物的活动及贴近现实生活。古典的“生活方式小说”讲究故事情节的平淡。《传奇》中绝大部分都秉承了这一传统：没有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也无大喜大悲，有的只是日常生活中的琐屑，以及琐屑中所流露出来的人性。显得平淡安稳。这也是继承性一个表面。在叙述中，她竭力保持了一种避免主观介入的客观描写方法，甚至采用一种客观的冷静到近乎无情的笔调竭力去展示一种感觉的原生世界。在词汇方面，张爱玲对古典小说的偏嗜则更加公开。她在小说中大量袭用了旧小说的词汇，比如说用“道”代替“说”等。用过时的那种词汇来表达现代的内容。她在句子中常常顽固地保留文言句法。语言风格也相当接近《红楼梦》。她对某些词汇与表达方式的钟情以及对古典小说中一些富有趣味的修辞方式的欣赏，可见中国传统文学对她的影响非同一般。

总之，我认为不管怎么表述张爱玲的小说的语言特点，无论是比喻、听觉化、古典化等方面都无法不把他们归结为两个特色，一个叫残酷，一个叫苍凉，而苍凉是因为有个残酷的前提：残酷之下，这个人还继续活着，就是苍凉。所以张爱玲始终是用两副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应该通过她的语言来了解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且我希望通过我这段时间的努力，能对张爱玲有更深刻的认识。这也有助于了解张爱玲为什么会被视为中国现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和海外华文文学中最出色的作家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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